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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大河从一座省城穿城而过，
就是我们的母亲河盘龙江。她从市郊
嵩明喳拉箐的一口泉眼出来，滴水而
成一条 100多里的城市江河，见证了
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前世今生。

对盘龙江我更有一种亲切感，因
为我不仅住在昆明市已有 57年之久，
而且现在的家就在盘龙江畔的霖雨
桥。既然和盘龙江有着不解的缘分，我
在外总爱说说盘龙江。

我老家是在离彩云之南千里之遥
的长江畔，盘龙江与长江，看似遥远，
其实也是一水相连。盘龙江流进滇池
后，滇池唯一的出海口叫海口河。池很
小，海很大，云南人向往海的辽阔宏
大，滇池也叫滇海，不少湖泊都有一个
海的名字，如程海、纳帕海、阳宗海、干
海子等。海口河流进螳螂川在禄劝又
叫普渡河，最终流进了金沙江，金沙江
是长江的上游。这样，盘龙江便和万里
长江相汇了。

我从四川大学毕业，响应党的号
召：“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来到昆明工作、生活 57年，早就
成了一个地道的昆明人，穿城而过的
盘龙江，也是从我心上流过的。从小与
江水结缘，看江边风景，听江河水声，
成了一种自然习惯。特别是家住盘龙
江畔后，早晚到霖雨桥江岸散步，观河
听水，就成了退休后的生态休闲。在我
心中，河有感情，水有生命。每次走在
江边，就仿佛听见母亲河用她深情的
话语，在向我述说时代的变化。

在盘龙江畔听涛声，看越来越美
丽的江岸风光，我的眼前总会走来盘
龙江畔的一代代风流人物、英雄儿
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
他的革命生涯，就是起步于盘龙江
畔，今天，我们仍可听到总司令为这
片土地抒发深情的《昆明感怀》：“忆
昔重阳大义申，而今始得功告成。法
英势力杳然去，且喜国防有善邻。”然

而这“功告成”的获得，不知是多少英
雄儿女用他们的青春热血、年轻的生
命换来的。远的不说，从盘龙江畔走
出的青春儿女，一个个都是顶天立地
的风流人物，出生在盘龙江畔灵光街
的云南省内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云南
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之一的吴澄烈
士，在白色恐怖中到滇南农村建立党
组织，开展农运工作，点燃了云南农
村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后被叛
徒出卖被捕。她在狱中受尽酷刑，英
勇不屈，严守党的秘密，视死如归，最
后和省委书记王德三以及她的革命
伴侣、云南共青团的首任书记李国柱
一起，高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
实现”的国际歌，倒在血泊中，和她
一起牺牲的，还有未出生的婴儿。相
传当时高空突然炸响一声暴雷，倾
盆大雨从天而降，鲜红的热血漫遍
大地……人们都说，灭绝人性的反动
派，连婴儿都不放过，老天岂不发怒？
在白色恐怖中牺牲的还有出生在盘
龙江畔的 19岁的共产党员马登云，他
是云南第一位回族共产党员；牺牲时
年仅 22岁的共产党员赵琴仙，是云南
第一位白族女共产党员。每当我面对
今天那些青少年幸福的笑脸，就不禁
会想起这些抛洒热血青春的盘龙江
儿女，正是他们的青春热血凝聚起的
建党精神，点燃了革命星火，才迎来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彩云之
南的新时代。盘龙江的浪涛声，让我
永远铭记着吴澄们的心声：“在狂风
暴雨中，持着那面红旗的，便是我们
少年战士！”

盘龙江作证，今天住在盘龙江畔，

就是一个山水新城的幸福家园。连接
着出省、出国的高铁和四通八达的城
市地铁，宽阔平坦的快车道，一条数十
公里长的街心花廊，大朵月季开红了
一年四季，夏天的蓝花楹，映蓝了天上
的白云，映蓝了市内的江水。置身在这
样的风景中，享受着诗情画意的美好，
那是何等的幸福啊？不过，在我 57年
的人生岁月中，盘龙江也曾留有几种
不同的形象，几种形象，都呈现着时代
前行中的鲜明记忆。

57年前，从长江畔来到昆明，初识
盘龙江，清流如玉，水中绿树、房舍以
及到江中挑水的少女、在江畔浣衣的
大妈，映在清明如镜的水中，相融一
体，让你感觉到人与江水是如此地和
美相依。一种大自然的原始之美，在一
座省城显现，十分罕见。但随着时代的
前行，种种原因，盘龙江也曾经有过差
不多十年的污染，让我们痛心。

国家要发展、要强大，人民生活要
富裕，省城昆明总不能只是在自然经
济的边缘徘徊不前。当时有人说：穷怕
了！现在是有水快流、有钱快赚的时
代，赶快行动！于是下海成风，办厂也
容易，似乎在一两年间，从盘龙江源头
到进入滇池的海口，沿盘龙江 100多
公里的沿岸，布满了食品加工厂、造纸
厂、养殖场、饮料厂、小吃店、旅舍、歌
舞厅、游戏厅、休闲屋……什么来钱
快，就干什么，只顾“有水快流”，却没
有任何防污截浊设施，所以不过眨眼
功夫，盘龙江曾经的良辰美景，如官渡
渔灯、金马留连、碧鸡欢唱的自然美
丽，就在瞬间消失了。盘龙清水变黑
河，滇池暴发蓝藻、水葫芦，翠湖不翠

无鸟鸣。就是在 2000年初，我搬进霖
雨桥边的新居，但不敢到盘龙江畔去
看水，因为河中流着污水，岸边堆着腐
臭的垃圾。那曾经被哲学家冯友兰女
儿冯宗璞描写为清溪碧水的金汁河，
被动物尸体和粪便、垃圾堵塞断流，发
出阵阵恶臭。看了周围的环境，我的不
少同事都不愿搬到江畔有一个美名的
新居金安小区居住。

但我相信，随着盛世的到来，盘龙
江一定会重新变清，因为人们已开始
觉醒，保护盘龙江和滇池，就是保护我
们自己。党和政府更是下定决心，治理
滇池、盘龙江，还母亲河和滇池美丽的
容颜，让春城昆明焕发更加艳丽的光
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
建设已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习近
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都殷殷教导
我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大理
古生村，他嘱咐我们：一定要把洱海保
护好，让“苍山不墨千古画，洱海无弦
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习近平
总书记也牵挂着滇池-盘龙江的治理，
他在考察滇池听取有关汇报后，语重
心长地告诫大家，在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中，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
老路。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的一系列
重要指示，给云南省、昆明市治理好盘
龙江母亲河、滇池母亲湖指明了方向，
科学决策，治标治本，措施过硬，资金
保障，河长制责任到人，成效明显。就
以盘龙江的治理为例，沿江两岸的数
百家污染企业和有关设施，终于消失
了。滇池治理，狠抓源头，为盘龙江换
水，引牛栏江水进盘龙江，把伟大的愚

公移山精神融入了一切为了人民的初
心中，一道道清流源源不断地注入盘
龙江，盘龙江水质已从过去的劣Ⅴ类
变成Ⅱ类碧水清流。牛栏江水在昆明
北部入河口形成的天然瀑布，以银河
落九天的气势，画出了昆明山水新城
的美景！

在我的心目中，曾经被污染的盘
龙江是那么地令人难堪，而一朝的改
变，一条清流从我们的小区门前流过，
又是怎样地令人惊喜？在河水变清的
同时，沿江两岸的绿化、美化工程也同
步完成。如今走进盘龙江畔的任何一
段堤岸，都是一座江边山水公园。四季
不同，花开不断，春看樱花绽放，夏有
荷花吐香，菊花送来秋的金黄，红山茶
增添冬日的温暖。碧草茵茵，绿树成
荫，盘龙江的两岸，就是一条生机蓬勃
的生态走廊。各种鸟儿在花丛歌唱，融
进江声，美在两岸天地间。而已经在冬
天做客盘龙江 40余年的红嘴鸥，也使
高原水城昆明名声大振。而去年春天
北上到昆明郊野的热带象群，更是添
昆明气象万千，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盘龙江作证，在盘龙江畔这片神
奇的土地上，奇迹每天都在发生，我
这个住在江畔的小小家庭也深刻感
受到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带来的惊喜
和幸福。我这个四口小家庭，我和儿
子、儿媳都是共产党员，孙子是共青
团员，可以说我们这个小家庭，就是
我们党的一个很小的细胞。我告诫儿
孙，我们能力有限，但一定要用自己
的行动去擦亮胸前的党徽、团徽，儿
子从前年起，已经是连续两届优秀公
务员了。现在，我们党即将召开的二
十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将树立起
又一座新的里程碑，我从一条城市母
亲河的变化里，感受到一个百年大党
为国为民的初心和不断走向新目标
的伟大形象，祝福我们的党，在新时
代抒写更大的辉煌！

一个人反复前往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要
么是他的故乡，要么是他用心、用力、用情工
作过的地方。

扫者乌苗寨，就是我引日成岁的地方。
初到扫者乌苗寨，是 2018年的春末夏

初，我和武定县苗族文化研究学会会长张明
庆探源武定苗族历史文化和人才教育来到这
里的时候，正是萢儿成熟的时节。

扫者乌，是彝语，意思是生长多依树的凹
子。1906年，苗族张家兄弟扶老携幼从万德团碑
一路迁徙，一路摘萢儿来到这个长满多依树的
凹子生存下来。从此，发窝花园这块贫瘠得只生
长多依树的地方就有了一座叫扫者乌的苗寨。

扫者乌村，苗语叫作“卯花园”，这是因为
万德那土司想把这里建成他的美丽后花园而
得的村名。村里84岁的老人张学良和51岁的
会计张光学介绍说：扫者乌村现有47户人家
176人，耕地面积146亩，山林面积626亩。村
里的张光才和张光德两家人，常年放养七八
十只黑山羊，年出栏 20只左右。跟随着两个
老人进村入户之后才发现，扫者乌苗寨几乎
家家都喂养着七八头西门塔尔牛。西门塔尔
牛虽然体格健硕，但不像本地黄牛那么好斗，
扫者乌村家家户户养这种牛，不是用于斗牛
娱乐，而是卖钱经营家道。从这一点来说，扫
者乌村的经济意识强于其他苗寨。

扫者乌村，全是苗族，鸡犬相闻，民风淳
朴，三五成群的孩子在残墙破壁间“过家家，
玩泥巴”的景象随处可见。这种景象仿佛是40
多年前我那座古老的苗寨。那时候，我们村的
孩子也是这样，都裸腚露臀地在村里玩“老鹰
抓小鸡”，玩“老虎抱蛋”，玩自制的木车……

带着似曾相识的感觉走到村口的时候，
恰好有一拨扫者乌的孩子从山上回来，人人
手里都捧着刚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萢儿。我用
苗语跟他们搭讪，他们一人一半将萢儿匀在
我的手里：萢儿黄，萢儿紫，萢儿黑，萢儿白，
捧在手里，花花绿绿，就像万花筒里的精彩世
界，让我不忍心吃。

古时候兵灾瘟疫，苗家人往往选择在萢
儿成熟的季节背井离乡地迁徙，迁徙路上，苗
家儿女多是靠采食萢儿野果存活下来，因此
苗家人对萢儿野果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往往
给萢儿野果起各种各样好听又形象的名字：
人们把萢儿中的黄锁梅叫作“毡帽果”，让它
温暖甜蜜；人们把萢儿中黑刺果叫作“花眼睛
果”，让它色彩缤纷……

我手里捧着黑的真黑，紫的真紫，黄的真
黄，白的真白的萢儿，脑海里沉浸在遥远而艰
辛的迁徙路上。

看着我捧萢儿不吃，孩子们忽闪着萢儿
一样美丽的花眼睛说：“吃——嘛！吃——嘛！
毡帽果很甜，花眼睛果很甜……”

我强忍着情绪吃萢儿，摘萢儿人的辛酸
涌上心头：萢儿酸，萢儿涩，仿佛让我嚼到了
蚂蚁。

为什么会这样？
探源结束，离开扫者乌苗寨的时候，我心

里就有这样一种预感：扫者乌苗寨，是我今生
必定会再来的地方。

从扫者乌回来之后，我夜夜梦见自己重
新回到扫者乌苗寨，梦见自己和扫者乌的孩
子们一起摘萢儿、吃萢儿：萢儿香，萢儿甜，让
我不愿从甜美的梦中回到严峻的现实。

刚刚到发窝工作那几年，我常常听到人们
用“花园花嘛找，鱼塘鱼嘛找”来说发窝，但什么
意思，我搞不明白。2007年，我作为新农村建设
指导员再赴发窝，当我走遍发窝的山山水水、村
村寨寨之后才突然明白：原来，人们用“花园没
有花，鱼塘没有鱼”来形容发窝的贫困程度。

冥冥之中，预感成真。2020年是武定县
决战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作为一个苗族干
部，当我再次背起行囊走进扫者乌村的时候，
时隔两年的扫者乌苗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
化：水泥路通村了，自来水淌了，电灯亮了，房
屋白了，学校建起来了，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
变化，人居环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作为驻村工作队员，常驻在扫者乌苗寨，
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走进扫者乌村的历史，了
解扫者乌村的现在，思考扫者乌村的未来。思
来想去，许多问题都难以得到迎刃而解的时
候，我常常跟随扫者乌村的孩子们一起去放
牛，一起去爬山，一起去摘萢儿，一起去感受
扫者乌苗寨的酸甜苦辣。我发现扫者乌苗寨
的孩子能吃很多苦，唯一吃不了的就是读书
之苦，于是我就有意无意地把外面苗族孩子
在学校里读书学习的照片和视频播放给他们
看，从侧面激发他们进校读书的欲望。

萢儿也叫刺萢儿，萢儿刺的嫩尖和叶片，
都是黑山羊最喜欢吃的食物，生长在路边、平
处的萢儿常常被牛羊吃得光秃秃的，只有那
些生长在崖边险地的萢儿，方才蓬蓬勃勃地
生长起来，形成一笼笼绿色的帐幔，花开时节
有蜂来，果熟时节有鸟朝。采摘萢儿不仅充满
挑战与乐趣，也充满了收获与喜悦，但采摘黄
锁梅和黑刺果都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被萢
儿刺划伤流血是采萢人常常遇到的事情，有
的甚至为了采摘一捧萢儿而滑下山崖……我
喜欢萢儿缘于饥渴，这是一个简单的生理需
求，因此小时候不管萢儿生长的环境有多凶
险，即使衣服刮破了，双手划伤了、流血了，也
要忍着疼痛去采摘。

转眼间，脱贫攻坚顺利结束，跟随工作队
撤离扫者乌苗寨的时候我在想：扫者乌苗寨，
我还会再来吗？

心不跟脚走。
此后的每个月，我都要主动前往扫者乌

苗寨一两次，去看看扫者乌的牛羊，去看看扫
者乌的庄稼，去看看扫者乌的人们，去感受扫
者乌苗寨的变化，哪怕每次变化都只有那么
一丁点，但一丁点变化就足以让我感到欣慰，
就足以让我动念：要写一写扫者乌。

一切美好生活，都是艰辛劳动创造出来
的，就像摘萢儿；一切美好社会，都是无数艰
辛劳动的结果，就像摘萢儿。由初到扫者乌的
不解，到常驻扫者乌的了解，再到常往扫者乌
的理解，这是一个艰辛的摘萢儿过程，其间会
被萢儿刺划破、划伤甚至流血，但我无怨无
悔，因为，我是摘萢儿人的后代。

扫者乌与摘萢儿
王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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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祖国西南角的三星堆文明发现
以来，华夏文明的多元化起源越来越成
为了一种共识。第一部较全面反映云南
远古文化的《华阳国志》中之《南中志》，
就进一步把司马迁笔下的“西南夷”从
只言片语敷述成了较为完整、生动的故
事。三星堆文明的惊艳出土，让三迤大
地（当然还有更加广阔的巴蜀大地）的
远古历史细节得以呈现。云南昆明五华
区的普吉，这只是微不足道的细节中的
细节，上溯五千年吧，方寸天地中，也许
这块阡陌纵横的土地就叫“吉”（音译，
彝语中“岔路口”的意思，徐霞客记作

“击”）了，那时在此生活的我们的先民
可能早已“吉、吉、吉（击、击、击）”地在
这个交岔路口交流着了。

从昆明的地理来看，普吉成为昆
明西北角的交岔路口是有道理的。至少
数千年来，要进入滇池之畔的昆明，南
边或东边自然靠水运，陆路（即马帮道）
就得从这西北角的普吉进来，又迤东、
迤西或迤北，都得在这里交汇，昆明与
云南西部、西北部、东北部的交流，都得
在这里暂时“驻足”——人的足，马的
足，货物的“足”，甚至是“思维之足”。

驻足，就得停留，然后出发——这
些就得多半与经济有关啦！你说它是粮
道、盐道、柴道、茶马道……其实不用分

辨，都是。于是成就了“普吉”这多重古
道的交通要地，交通，交通——交汇、交
流；沟通、流通、畅通！而要既能“交”也
能“通”，不得祭祀祭祀？于是普吉的

“庙”多了起来：铁峰庵、石盆寺、观音
寺、如意寺、土主庙、猪神庙……庙虽
多，但除了昆明一代名刹铁峰庵外，几
乎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寺、小庙，名声
小，庙名杂，却星罗棋布，吉语喃喃，景
象也颇可观——“南无喝罗怛那哆罗
夜耶，南无阿唎耶，婆卢羯帝烁钵罗耶，
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
卢尼迦耶……”“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虚”，祭天，祭地，祭祖宗，祭佛祖，祭神
灵，保佑！保佑！“普”就是彝语中“庙多”
的意思，于是乎，“庙多的岔路口”（音译
为“普吉”）就成了这块土地的名字。

历史上的“普吉”，就是这样，在昆
明的西北角，是昆明交通版图上一块
奇特的地域。

人、马、车、货物，要从普吉进昆明
城了，想要生意兴旺，前途亨达，必先
正衣冠，洗涤灰尘，敬三炷香，祈福平
安。驻马或驻锡普吉，喂马、更衣、沐
浴、敬香，都是必须的，于是有了“普吉
街”，有了“大普吉”“小普吉”，或许还
有“中普吉”吧，客栈、马店、饭馆、澡
堂、理发店、小吃店等等加上祈福小

庙，不一而足，一时热闹非凡。普吉街
住的，当然不仅仅是生意人，昆明迤北
（西北）的读书学子进省城，自然也要
在此歇马；文武官员要经此“交通”者，
自然也要在此歇马；那些方外人士、流
寓家族，许多也流连于此，投石问路。
普吉就仿佛是昆明西北角的“顺城
街”，渐渐也就成了昆明西北角的“农
贸交易市场”“乡街子”，昆明北边（西
北）禄劝、武定、富民、嵩明、寻甸以及
沙朗、厂口、阿子营、白邑、散旦、款庄
等地的肉食、蔬菜、大米、香油、水果、
花椒、菌子等等农副产品麇集于斯，附
近村镇的人与物，更是“近水楼台先得
月”，踵接于斯，而想进昆明城的“城外
人”以及想出昆明城的“城里人”，各怀
所需，交易于斯，一时间各色人等，熙
熙攘攘，络绎不绝，人声鼎沸。

估计普吉集市的模样，就这样走
过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普吉这“岔路
口”可真不简单！

近百年来，文明进步的步伐让原
先古朴的“庙多的岔路口”普吉的面貌
变得日新月异：随着滇越铁路建成，20
世纪中叶，为增进抗战“主动脉”滇缅公
路运输能力而筹划修建的滇缅铁路，也
把离普吉不远的火车北站作为了起点，
筹备和早期路基建设、铁轨铺架工作已

经开始，普吉被选为修建滇缅铁路的仓
储地。只是因为抗战局势风诡云谲的变
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修建滇缅铁路
的计划和规划都发生了变化，滇缅铁路
最终没有修成，当年储存铁轨和列车的
普吉仓库，前些年也因为城市改造而拆
毁，幸存的列车车厢以及一段铁轨现保
存在普吉平顶山头，作为了一段历史的
记忆；北上富民、禄劝等地的公路也“鸟
枪换炮”，成了一级路、高速路，原来从
马帮到二级路的老公路已经不用，成为
恢复生态、修复生态区域的一部分；原
来必须绕过长虫山向东的路，如今因为
昆明北三环长虫山隧道的贯通，已经可
以“秒达”昆明北市区；向西通往沙朗、
安宁的路也已畅通……

今天的普吉这岔路口已架起了高
速立交桥，它标示的是现代、速度与便
捷，它连接着轿子山旅游专线、昆沙公
路、京昆高速、昆禄公路以及即将建成
的昆倘公路、昆楚公路等等，成为了现
代新昆明西北角重要交通地理位置上
的一个“枢纽”或“螺丝钉”，地域虽小
却不能或缺，还必须拧紧。新时代，普
吉在现代新昆明中发光、发热，逐步完
成了昆明五华区西北角的“岔路口”新
景：五华司法行政中心、五华大健康产
业中心、五华新教育中心（省区块链中

心）……老“岔路口”普吉早已旧貌换
新颜，甚至是脱胎换骨，新“岔路口”支
撑起的是现代城市的新功能和新的生
活方式，在车水马龙、经济日益繁盛的
今天，普吉已然成为了“普施吉祥”的
代名词，每天在发展进步的漫漫长途
中，在风声，人声，车声，城市发展的
拔节声中，我们欣喜地仿佛又听闻到
那高一声，低一声，已穿越千年、充满
无限祝福至今依然嘹亮、清越的声声
天籁：“吉！吉！吉！”

春城西北角的岔路口
郑千山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
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激发
和激励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奋进新
征程的热情，云南省作协联合云南日
报文体教科中心、云南省文联文艺理
论研究室共同开展“喜迎二十大 奋
进新征程”主题征文活动，推出一批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
英雄、讴歌云南的精品力作，为迎接
党的二十大营造良好氛围。具体事宜
如下：

一、征文主题

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全面反映云南这十年来经济

社会民生等所取得的成果以及老百姓
的获得感；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
南的重要讲话精神，倾情展示新时代
云南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踔厉奋发
的精神风貌；展望未来，为云南奋进新
征程凝心聚力，激励全省各族人民为
新时代建功立业。

二、征文要求

（一）征文范围
本次征文活动面向全省作家与广

大文学爱好者（青少年投稿部分优秀
作品在云南文艺网展出）。

（二）作品要求
1.思想性、文学性、可读性有机统

一。大力弘扬时代精神，展现真善美，

注重作品可读性、文学表现力，努力做
到思想和艺术相得益彰、内容和表达
有机统一。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以反映云南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伟大实践和奋斗奋进的精神风
貌，各地、各行业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
为重点。

3.作品体裁不限，字数以 3000字
左右为宜，以散文、随笔、诗歌、报告文
学、小说为主。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等
涉及历史人物和事件必须实事求是，
杜绝虚构。

4.作品须为署名作者原创，严禁
抄袭，文责自负。

5.作品中不得出现违反国家法

律法规和民族宗教政策的内容及
言论。

6.参加征文活动，视为同意活动
主办方对征集作品的发表、展示、出
版、网络传播权等。

三、征文时间

即日起—10月30日
四、投稿方式

本次征文只接受电子稿件，文稿
以word文档形式发送至投稿邮箱，邮
件标题注明“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
程”投稿，并在文末附作者简介、联系
电话及地址等。

投稿邮箱：874730505@qq.com

五、评选与奖励

云南省作协与云南日报文体科
教中心、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合作
共同举办“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
征文活动，云南日报“花潮”版、省作
协主办刊物《文学界》、省文联主办

“云南文艺网”等报刊网络媒体将开
设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主题活
动征文专栏，登载优秀征文作品。征
文活动结束后推选优秀作品若干名，
颁发荣誉证书。

云南省作家协会
云南日报社文体科教中心

云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主题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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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邮箱 baaaa789789aaa@163.com

云南日报文体科教中心
云南省文联 | 云南省作协

永仁县委宣传部 | 永仁县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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